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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其
實
也
是
一
種
文
化
。
在
世
界
三
大
傳
統
宗
教
中
，
基
督
教
（
包
括
天
主
教
、
基

督
新
教
、
東
正
教
）
的
信
徒
最
多
，
其
次
是
伊
斯
蘭
教
、
佛
教
。
在
基
督
教
的
聖
誕
節
來
臨

之
際
，
在
此
不
妨
談
談
幾
個
相
關
話
題
。

基
督
與
東
方
宗
教
的
關
係

對
基
督
教
研
究
中
，
前
幾
年
出
現
一
種
新
說
，
認
為
耶
穌
基
督
沒
有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

他
只
是
休
克
、
昏
死
而
已
；
後
復
蘇
被
門
徒
從
十
字
架
上
救
下
，
最
後
逃
到
印
度
。
於
是
與

佛
教
發
生
了
關
係
。
此
說
的
論
據
之
一
是
：
《
聖
經
》
中
對
耶
穌
﹁復
活
﹂
後
的
生
活
沒
有

記
載
，
顯
然
是
被
隱
匿
了
，
這
就
不
能
排
除
他
﹁逃
印
﹂
的
可
能
性
；
論
據
之
二
是
：
佛
祖

釋
迦
牟
尼
能
在
水
上
走
，
耶
穌
也
能
在
水
上
走
，
何
其
相
似
乃
爾
；
論
據
之

三
則
是
：
佛
教
的
慈
悲
和
普
渡
眾
生
的
思
想
，
與
基
督
教
的
博
愛
和
對
苦
難

者
的
憐
憫
理
念
，
兩
者
有
十
分
共
通
之
處
，
都
是
對
社
會
最
低
層
民
眾
的
體

恤
之
情
。
這
或
許
是
耶
穌
到
印
度
後
受
到
佛
教
的
影
響
，
再
加
以
借
鑒
發
揮

，
創
造
自
己
的
新
說
。

耶
穌
也
有
氣
功
修
養
？

在
上
世
紀
八
、
九
十
年
代
，
正
當
中
國
掀
起
氣
功
熱
的
時
候
，
有
人
提

出
耶
穌
也
許
就
是
二
千
年
前
一
位
有
深
厚
氣
功
修
養
的
人
。
這
倒
是
十
分
有

趣
的
。
那
麼
證
據
呢
？
提
出
上
述
聯
想
的
人
就
是
根
據
《
聖
經
》
的
記
載
：

耶
穌
能
治
好
半
身
不
遂
者
、
肢
體
麻
木
者
，
以
及
垂
死
病
人
，
使
他
們
馬
上

康
復
，
並
立
即
從
病
榻
上
起
來
，
落
地
行
走
如
常
人
，
等
等
。

《
聖
經
》
中
的
這
些
記
載
，
看
起
來
如
神
話
；
但

有
人
卻
認
為
不
一
定
是
神
話
，
這
種
治
好
病
的
事
例
可

能
是
真
的
；
一
是
耶
穌
運
用
精
神
治
療
法
，
從
心
理
上

激
勵
病
人
﹁站
起
來
﹂
；
再
就
是
運
用
氣
功
，
因
為
許

多
半
身
不
遂
、
肢
體
麻
木
者
的
病
症
，
可
以
通
過
練
氣

功
得
到
一
定
的
康
復
。
因
此
認
為
耶
穌
很
可
能
有
他
自

己
的
一
套
氣
功
，
具
有
深
厚
的
修
養
。

基
督
的
博
愛
思
想
與
實
踐

研
究
者
認
為
，
耶
穌
及
基
督
文
化
，
對
現
代
西
方
文
明
來
說
，
仍
是
一

支
重
要
的
精
神
支
柱
。
為
什
麼
它
在
許
多
西
方
人
的
頭
腦
中
具
有
很
大
生
命

力
？
人
們
沒
有
忘
記
：
早
期
對
麻
風
病
人
誰
也
退
避
三
舍
之
時
，
是
基
督
教

聖
職
人
員
在
喜
靈
洲
敢
於
為
麻
風
病
人
服
務
；
現
今
對
愛
滋
病
人
的
服
務
也

同
樣
如
此
。
而
許
多
人
都
知
道
甚
至
親
眼
目
睹
的
事
有
：
那
些
基
督
耶
穌
的

真
正
信
徒
們
，
不
斷
接
觸
吸
毒
者
，
組
織
福
音
戒
毒
；
與
淪
為
黑
社
會
的
青

年
接
觸
，
引
導
他
們
返
回
正
常
生
活
；
探
訪
﹁性
工
作
者
﹂
，
引
導
她
們
新

生
；
到
獄
中
、
醫
院
探
望
服
刑
者
、
病
人
，
安
慰
並
鼓
勵
他
們
振
作
精
神
，
為
他
們
早
日
新

生
、
康
復
而
祈
禱
…
…
人
們
更
記
得
：
當
年
在
美
國
紐
約
﹁九
‧
一
一
﹂
事
件
中
，
信
徒
們

聞
訊
後
都
自
覺
迅
即
奔
赴
現
場
，
協
助
政
府
維
護
秩
序
、
積
極
參
與
搶
救
︱
︱
特
別
當
獲
悉

急
需
血
液
時
，
信
徒
們
更
是
紛
紛
自
動
捲
起
衣
袖
，
爭
先
恐
後
地
獻
血
…
…
這
些
都
讓
人
感

動
、
敬
佩
。

由
此
可
見
，
人
們
所
信
仰
的
實
際
上
是
基
督
的
博
愛
思
想
與
實
踐
，
因
而
它
具
有
極
大

的
生
命
力
。
宗
教
作
為
一
種
傳
統
文
化
，
不
但
具
有
一
般
意
義
上
的
文
化
功
能
，
更
應
看
到

它
的
道
德
功
能
、
心
理
功
能
、
慈
善
功
能
和
社
會
功
能
等
。
正
確
認
識
和
對
待
宗
教
，
極
有

利
於
今
天
和
諧
社
會
的
構
建
。

一天傍晚，我從
漢堡的亞洲店買了東
西出來，外面不知什
麼時候開始下起了雨
。在往停車場走的路
上，雨越下越大。我

沒有帶傘，看見不遠處有一個公交車站
，於是決定去那裡暫時避一避。

也許是因為秋日漸深的暮色，也可
能是車站玻璃屋裡明亮的燈光讓我想起
了很多年前的某個黃昏。

那時我還是一個很年輕的留學生，
周末有時會乘公交車去近郊的一個小鎮
上看望朋友。有一次從朋友家裡出來的
時候，已經是掌燈時分了。我獨自一人
坐在燈火通明的車站，望着被秋風吹捲
着的落葉發呆，四周除了風聲和偶爾開
過的汽車聲聽不見別的聲響，也看不見
一個行人，我把衣領豎起來，縮起了雙
手。十幾分鐘後，對面的那條街上出現
了一個人，他走得有些遲疑，好像在尋
找什麼，看到我，就越過馬路，逕直朝

我走來。
我遠遠就看出這是一個高大魁梧的德國男人，他腳步

輕捷，亮閃閃的光頭非常惹眼。我在心裡暗暗地倒吸了口
氣，特別是當我看清他穿着軍綠色的薄棉夾克的時候，我
越發地緊張起來。這個人的裝束，尤其是那明顯非自然的
光頭，簡直就是典型的德國新納粹的打扮，他到底要幹什
麼？

我那時留着齊腰的長髮，又坐在亮處，打老遠都能看
出我是個中國人。我的心開始狂跳。我是知道右翼新納粹
的厲害的，他們仇視外國人，不僅敢在公眾場合辱罵或威
脅外國人，甚至還曾火燒難民營、把黑人從行駛着的地鐵
上推出去……我越想越怕，不由自主地站起身來，走到站
牌下面去，我可以感到我的腿在發抖。

就在我考慮逃跑是否還有意義的當兒，那個人已經離
我只有十幾米的距離，我知道就是跑現在也太晚了，於是
只好硬着頭皮等他過來。那個人在離我大約兩米處的地方
站定，藉着車站的燈光，我看到他有一張稜角分明的臉和
一雙令我萬分意外的友善的眼睛。他搓了搓雙手，有些拘
謹地開口了： 「對不起，請問，您知道去哈根街怎麼走嗎
？」我啞然失笑，對他說很抱歉，我對這個小鎮並不是很
熟悉，所以不知道您要找的街在哪裡；他咧嘴笑了，露出
一口雪白的牙齒，說： 「沒關係。謝謝您！祝您夜安！」
在我還沒有完全反應過來的時候，他已經邁開大步，很快
地消失在蒼茫的暮色中。時隔多年，偶爾想起那日黃昏，
我心裡總會掠過一絲慚愧。我僅僅因為外表就把一個素不
相識的人歸入了一個不良的群體，唯恐躲之而不及；然而
這個 「惡人」，卻過來向我這個明擺着的、說不定連德語
都不會說的外國人問路，這是怎樣絕妙的對比！

「成見」這個東西好像在我們的生活中到處存在，而
且並不是強勢群體的專利，譬如窮人對富人的成見不一定
比反過來要少，種族歧視不見得都只出現在白人統治的國
家，中國人在國外愛抱怨西方世界對中國懷有偏見，可在
國內卻又往往會瞧不起鄉下人或外地人……

成見未必都是空穴來風，可成見深了，就容易產生偏
見。如果人與人在交往的時候，能夠注意不立刻戴上成見
的有色眼鏡，而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認識和區分，那麼我們
的世界應該會和諧很多吧。

愛美之心，自古就
有，進入二十一世紀之
後，整形、美容行業在
內地如雨後春筍。豐厚
的利潤與巨大的市場潛
力讓諸多邊緣行業迅速
向它靠攏，短時期內，

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市場。
「超女」王貝整容致死事件後，諸多美

容事件頻頻暴露，網路搜索 「美容事件」，
相關網頁多達一百多二十多萬條。

在內地，為美甘願 「挨刀」的人士每年
達三百多萬人。二○○九年，相關從業人員
多達二十萬之眾，整形美容醫院、診所和科
室超過五萬餘所，年總營業收入超過一百五
十億元人民幣。如此龐大的產業卻多數潛行
於 「地下」，有業內人士稱，相關行業監管
的缺陷，造成市場亂象叢生。首先，整形醫
院多為民營，醫生半路 「出家」。

據了解，目前內地整形美容機構百分之
八十為民營機構，公立醫院的整形外科只是
一種補充。近年來，由於行業發展快速，有
資質的醫生、專業的技術人才滿足不了市場
發展的需要，在 「暴利」的驅使下，邊緣
「人才」迅速轉行。不少醫生是半路轉行，

從業人員多半是野路子出身，也未經正規的
培訓，很多人甚至沒有資質，還有一些則是
邊幹邊拿證。

其次，風險常被隱瞞。有內地資深行業
人士稱，不少民營整形美容醫院，唯利是圖
。為了吸引顧客，醫院常常隱藏手術風險，
甚至誇張地稱 「連一個紅細胞都不會出」。
但實際上，所有的手術都有風險，有可能引
發併發症。手術前，還需要組織專家會診，
進行風險評估。手術其間也需要專業麻醉師
，手術室配備應有搶救設備。同時應該把手

術可能帶來的正面效果和負面風險都告訴接受手術者，讓其
自己權衡。然而，不少美容整形醫院不但膽子很大，而且聘
請專業人士，負責出事後處理善後事宜。業內人士透露，內
地因接受美容手術死亡的每年達十多例。

其三，虛假廣告充斥市場。受影視劇影響，內地很多人
認為整形在韓國、日本等國家是家常便飯，全民都整形。實
際上，日韓，從醫生到消費者對整形手術是非常慎重的，管
理也極為嚴格。不少內地整形醫院號稱有韓國專家或其醫生
有留學韓國、美國的經歷。其實，有的所謂韓國專家根本不
是真的，一些所謂的韓國專家其實是會說韓語的延邊人士；
有的確係韓國人，但並不是什麼專家，而是韓國國內的江湖
遊醫，來中國內地只為練練手。

在對醫生、專家進行包裝的同時，對整形美容效果的過
度渲染，同時對儀器設備功效也誇大宣傳。可以說，虛假廣
告充斥行業市場，幾乎無處不在。最後，行業混亂、龐雜。
在內地，凡進行整行美容者，大都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在整
形之前常常在 「圈內」打聽，而為達到目的者的現身說法，
讓欲整形者失去理智，民眾很容易以 「口碑」代替理性的判
斷。目前，內地整形美容機構可分為整形美容診所、門診部
、醫院、外科醫院以及三級甲等醫院整形外科等類別，整形
美容手術也分為四類。在 「暴利」的驅使下，加上監管上的
缺少，一些美容機構常常 「越權」，不具備資質的照樣 「接
活」。有業內人士業稱，四大亂象導致 「美容事件」頻發，
而其根源在於監管不力。

時
令
已
過
了
大
雪
，
我
家
孩
子
喜
滋
滋
地
盼
來
了
聖
誕
節
，
想
着
該

得
到
一
份
怎
樣
的
禮
物
才
好
。
這
也
預
示
着
，
二
○
一
○
年
已
經
接
近
尾

聲
。
回
望
我
的
二
○
一
○
，
有
悲
也
有
歡
，
有
淚
也
有
笑
，
悲
是
刻
骨
銘

心
的
，
喜
雖
不
是
什
麼
了
不
得
的
大
喜
，
但
有
這
些
不
大
不
小
的
高
興
事

點
綴
單
調
刻
板
的
人
生
，
也
算
添
了
些
樂
趣
，
讓
我
的
生
活
多
了
些

色
彩
。二

○
一
○
年
三
月
六
日
，
那
個
陰
冷
刺
骨
的
天
氣
裡
，
八
十
歲
的
母

親
沒
了
。
就
在
我
的
懷
抱
裡
，
我
握
着
母
親
的
手
，
眼
瞅
着
母
親
匆
匆
地
離
去
，
看
着
母
親

慢
慢
地
嚥
氣
，
我
悲
慟
欲
絕
地
大
聲
呼
喚
，
終
是
沒
能
留
住
母
親
的
生
命
…
…
許
多
個
日
子

過
去
了
，
至
今
想
起
母
親
離
開
人
世
時
，
坐
直
了
身
子
，
告
別
老
屋
，
告
別
家
人
，
那
難
捨

的
目
光
，
以
及
眼
角
最
後
那
一
滴
惜
別
的
淚
珠
，
仍
讓
我
心
痛
不
已
…
…
從
此
，
這
世
上
再

無
我
的
母
親
，
但
她
會
永
遠
活
在
我
的
心
裡
。
說
到
喜
事
，
這
一
年
，
倒
是
遇
上
了
兩
個
第

一
，
確
實
讓
我
興
奮
不
已
。
第
一
次
坐
飛
機
，
第
一
次
參
加
公
司
組
織
的
旅
遊
。
去
的
又
是

神
往
已
久
的
旅
遊
勝
地
廣
西
，
不
僅
看
桂
林
山
水
，
暢
遊
灕
江
，
還
去
觀
看
了
中
越
邊
境
的

德
天
瀑
布
，
亞
洲
第
一
大
瀑
布
啊
。
大
家
還
喜
氣
洋
洋
地
跨
過
中
越
五
十
三
號
界
碑
，
小
小

地
出
了
一
次
國
呢
。
那
七
天
裡
，
不
僅
到
北
海
嘗
海
鮮
，
到
銀
灘
游
泳
，
還
深
入
到
﹁地
球

裂
縫
﹂
通
靈
大
峽
谷
，
又
去
陽
朔
觀
看
山
水
實
景
《
印
象
‧
劉
三
姐
》
，
在
﹁天
籟
‧
蝴
蝶

泉
﹂
聽
侗
族
原
生
態
大
歌
，
在
古
東
森
林
攀
爬
瀑
布
…
…
那
些
日
子
，
大
家
唱
啊
跳
啊
喝
啊

鬧
啊
笑
啊
，
累
是
累
點
︱
︱
呵
呵
，
真
正
的
樂
不
思
蜀
了
。

回
來
後
不
久
，
公
司
又
組
織
去
上
海
世
博
會
，
一
去
就
是
兩
天
，
真
讓
人
幸
福
得
快
暈

過
去
了
！
我
們
邁
着
輕
快
的
步
子
，
去
看
英
國
的
種
籽
館
，
看
丹
麥
的
小
人
魚
，
看
尼
泊
爾

館
的
各
種
佛
像
。
後
來
才
想
起
，
要
給
我
家
寶
貝
買
﹁出
國
護
照
﹂
，
而
且
還
要
蓋
滿
印
章

。
趕
緊
買
了
來
，
一
個
館
一
個
館
地
跑
，
像
沙
特
館
、
日
本
館
、
德
國
館
這
些
熱
門
的
國
家

館
，
根
本
就
沒
時
間
排
隊
，
起
碼
得
半
天
呢
。
只
得
去
非
洲
聯
合
館
、
歐
洲
聯
合
館
或
者
土

耳
其
、
突
尼
斯
、
智
利
這
些
相
對
小
一
些
的
國
家
館
，
又
去
中
國
館
下
面
的
省
市
館
，
熱
熱

鬧
鬧
地
逛
了
兩
天
，
圓
滿
完
成
了
任
務
，
一
本
護
照
蓋
得
滿
滿
的
。
回
家
交
給
我
家
小
姑
娘

，
激
動
得
她
連
連
在
我
臉
上
﹁波
波
﹂
親
了
好
幾
下
！
那
一
刻
，
我
感
覺
自
己
是
世
上
最
幸

福
的
人
。
這
一
年
，
還
有
些
讓
人
高
興
的
事
，
譬
如
有
了
一
間
自
己
的
書
房
，
職
務
上
有
了

調
整
，
某
位
讓
人
頭
疼
的
領
導
總
算
調
走
了
，
工
作
越
來
越
順
利
，
偶
爾
還
能
幫
親
戚
朋
友

解
決
一
點
小
問
題
…
…

呵
呵
，
套
用
一
句
歌
詞
就
是
：
這
一
年
總
的
說
來
，
高
興
的
事
挺
多
。
衷
心
地
祝
願
，

祝
願
天
下
人
，
明
年
更
比
今
年
好
！

這是第一個需要靠我自己
來裝點的聖誕節。

兩個女兒都不在：一個嫁
了，一個住校。我說： 「去選
棵聖誕樹吧。今年我要買棵真
樹。」 「舊的呢？」他問。

「丟掉算了。人工做的，都用了有十幾年了吧？」
往年，環保運動還不那麼普遍時，我們買了棵

人造的聖誕樹，因為覺得用真樹太可惜——節日一
過就得丟掉。人造的，每年可以收回箱中，待次年
再用，是惜物的意思。今年， 「綠色革命」革得人
人心驚肉跳，買棵真樹，勢在必行。人家說：真樹
可以回收，假樹卻不行。

我在松脂的清香與微寒的冬意裡穿梭了一會兒
。這株歪，那株斜。人與樹的緣分，不知算不算
「同船共渡百年修」的那種。

樹的價格，賤得令人不忍。真沒想到：二到五
尺健健康康的一棵松樹，只要六美元。七尺左右的
樹，也不過十美元。可是，在樹幹下加釘兩根十字
形的底座，卻要另加十美元。我覺得有一筆算不清
的賬，卡在人與自然之間，上不得下不去。

你想：一株白松、紅松或者落葉松，一年最多
才長二三尺，陽光、雨露、防蟲防災，掙扎着努力
生長了兩年，卻慘遭砍伐，只值五六美元。一個人
拿着釘錘，把兩塊木板（也是樹的同類呢！）砰砰
碰碰敲上樹底，五分鐘十美元。

回家的路上，我不禁又想起那古老的問題——
生命的意義、目的和價值的問題。在人的生命裡，
一株聖誕樹是多麼地不值錢啊！然而，人的生命，
在浩瀚的宇宙中，又算得了什麼呢？這樹，這聖誕
樹，也許只是我們文化的人造物吧，算不得是 「真
樹」。森林裡不供裝飾用的挺拔古松，那才是樹，

好像那才是 「有生命」的樹。再說，那些畜牧場上
的牛羊豬鴨、實驗室裡飼養的白鼠，牠們的 「命」
也並不值錢。為什麼呢？

我終於想到：也許，因為牠們是生來為了死的
緣故。聖誕樹，生來只為一個聖誕節而活。家禽家
畜和實驗白鼠，活的目的就是死。想不到，人管不
住自己的死活，卻可以創造出一種 「死亡的生命」
。叫人不寒而慄。這是一個獵人比鹿更多的時代。

這是一個快快地活、常常地死去的時代。
然而，對我而言，這也還是一個 「每逢佳節倍

思親」的時代。蜘蛛網和不幸的獵物，誰是誰非呢
？當我獨自一人把女兒由小到大累積起來的飾
物——掛在我新買的聖誕樹上時，我依然因為回憶
和思念而悲喜交集。

注入的生命裡，一株聖誕樹真的是那麼地沒有
價值嗎？

人在江湖混，飯局少不了。這些
年，飯局成為喧囂城市間燈紅酒綠場
一道獨特俗世景觀。細細察言觀色，
飯局就是以圓桌為中心，以利益或情
感為紐帶的一個微型、微妙的社會，
是人情的練達台，人性的百花園，權

勢的競技場，嘴臉的作秀台。至於菜餚、煙酒只是這比武
台、百花園、競技場、作秀台形而上的道具。飯局不是關
鍵，關鍵的是在飯局背後隱藏在心底深處那種難言的、易
言的慾望表達，說得俗一點，就是通過這個飯局，想要達
到何種目的？

從俗世人情講，飯局是情感的加油站；從官場生態講
，飯局是結交權貴趨炎附勢的名利局；從社交處世講，飯
局是交流思想增進共識的聯絡辦；從工作應酬講，飯局是
凝聚人心、加深印象的聯歡會。

依愚見，飯局不是政治局，解決不了民生問題，只解
決一晌口腹之歡，而不解決長治久安的生計問題。它只是
當下現實社會濁而不清的、鬧而不靜的人間浮世繪。君不
見，屁股決定腦袋，你所坐的椅子，決定了你所趕赴的飯
局的位子。君不見，大凡在飯局上縱橫江湖，被一張張笑
臉和甜言蜜語包圍在中間的油光發亮的腦袋，多半是位居
廟堂之高的人物。在飯局中央，別人為他頻頻舉杯，一飲
而盡，而他淺斟低飲，象徵性地小喝一口 「意思意思」，
很顯然，這樣的人物肯定是手握升遷、提拔、評優、加薪
大權的玩主。他飛揚的唾沫，佯裝謙虛低調的語氣，已經
很完美地定位了屁股給腦袋帶來的無限風光。

飯局不是文化局，君不見，一些葷俗搭配的段子，一

個一個，一段一段，爭先恐後、恰到好處地從一張張嘴裡
源源不斷地發射出來，你不得不驚嘆，我們偉大祖先創造
，承載文化文明的漢字所蘊涵的博大豐富的詞義在今天是
多麼迅速地被曲解發揚光大。似乎，在飯局上，你不說幾
個段子，不贏得喝彩，你就沒有文化和水平。似乎，你的
段子不涉及形而下，涉及男女兩性關係，就不具備期待中
的感染力和衝擊力。文化，在飯局上酣暢淋漓地被演繹為
庸俗的情色傳播。似乎，幾張因傳播段子而得意的嘴臉，
因為贏得了笑臉喝彩，顯得格外有文化品位。受寵的心因
此格外地向飯局中央核心周圍貼近，準備將心底隱秘的慾
望不失時機地表達出來，引起注意和關心，最終得以解決
。文化，在飯局失重；文化，在飯局陷落；文化，在飯局
被玷污。遙想，古人的飯局飲酒賦詩，賞花彈琴，處處洋
溢着人情練達的真性情，句句蘊涵着與天地日月往來的大
胸懷，字字閃耀着神遊千里，筆納萬象的雄渾豪邁。譬如
歡時──李白說：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將盡酒》）；離時，王維說： 「勸君更進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送元二使安西》）；合時，歐陽
修說： 「十載相逢酒一卮，故人才見便開顏。」（《浣溪
沙》）；喜時──杜甫說：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
好還鄉。」（《聞官兵收河南河北》）；樂時——杜甫說
：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余懷。」（《客至》）
；閑時，孟浩然說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過
故人莊》）。與風，李清照說： 「三杯兩盞淡酒，怎敵它
晚來風急？」（《聲聲慢》）；與花──李白說： 「看花
飲美酒，聽鳥鳴晴川。」（《飲酒》）；與雪──白居易
說：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

無？」（《問劉十九》）；與月──蘇軾說： 「明月幾時
有，把酒問青天。」（《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在
古代飯局上，風花雪月皆可下酒，江河山川隨機入詩，國
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入酒當歌，端起來喝酒，喝罷作歌。
而我們這個喧囂時代的飯局則是，端起來就喝，喝罷桑拿
，極其庸俗，文化的含量降低了，而利益的成色則不斷增
加。

飯局更不是人事局，卻勝似人事局。飯局，調節着人
與人，親與疏，遠與近，上與下的關係。一杯下肚，親疏
無間，談笑風生；兩杯下肚，風生水起，雲霧洞開；三杯
下肚，穿雲撥霧，遠近無隔。四杯五杯六七杯，霧裡看花
，不分你我，攬肩搭背，稱兄道弟，儼然成了利益聯盟。
只見，酒精的力量讓萬里河山千山紅遍，層林盡染，分外
妖嬈。原來，飯局竟是如此美妙，又如此微妙。飯局是權
力中央一枚閃閃發光的紅大印，是人性深處區分尊卑的一
把標尺，是江湖風雲中展示實力的一把雙刃利劍，是喧囂
紅塵檢驗情感純度的一個顯微鏡。君不見，在一些社交、
公關場合，那麼多的人嘴上說着言不由衷的話，心裡想着
表裡不一的事。酒到位了，似乎人就做到位了，人際關係
似乎更就和諧友好了。酒水價格的高低，飯菜搭配的優劣
，顯示着一個人身份的尊卑。借着酒肉之氣，在飯局上運
籌帷幄，搞定的事情往往就離 「成功」不遠了，離心中的
目標接近了，於是酒精的燃燒，菜餚的搭配順利使一些人
事關係、人世紛繁，點石成金、化繁為易。

壺中乾坤大，酒盡日月長。一個個飯局，像極了人性
的百花園，賞心只要三兩枝。經歷了人生百態時間的繁華
，你最終明白，飯局不是萬能的，沒有飯局是萬萬不能的
，光有飯局也是遠遠不夠的。在我眼裡，最美的飯局莫過
於李白詩云的：「兩人對酌山花笑，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
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沒有利益糾葛，沒有現
世紛擾，沒有爾虞我詐心照不宣的鬥爭，有的只是忘卻塵
世紛擾，琴瑟和諧、日月同輝、心靈共鳴的曼妙，這是多
麼放達、灑脫、逍遙的境界啊，何其可貴？又多麼珍貴！

C
帶
我
們
走
上
三
樓
，
叮
囑
大
家
不
要
用
手
觸
摸
拱
頂
，

因
為
他
開
啟
按
鈕
時
，
容
易
夾
到
手
指
。
調
暗
三
樓
的
燈
光
後

，
他
手
指
一
動
，
但
聽
得
吱
嘎
聲
響
，
拱
頂
和
望
遠
鏡
都
開
始

旋
轉
，
露
出
我
們
頭
頂
的
天
空
。
C
湊
到
望
遠
鏡
跟
前
擺
弄
了

一
下
，
接
着
讓
我
們
依
次
爬
上
望
遠
鏡
前
的
小
梯
觀
看
。
他
還

特
地
為
那
個
三
歲
的
小
男
孩
額
外
準
備
了
一
張
小
櫈
子
放
在
最

高
一
級
上
。
C
介
紹
說
，
這
個
天
文
台
建
立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

原
本
是
為
紀
念
一
位
在
物
理
系
長
期
工
作
的
資
深
教
授
，
所
以

以
他
的
名
字
命
名
為
﹁格
蘭
特
葛
爾
天
文
台
﹂
。
這
架
望
遠
鏡

屬
於
現
代
天
文
學
普
遍
使
用
的
﹁反
射
望
遠
鏡
﹂
，
即
，
使
用

多
面
鏡
子
反
射
（reflect

）
而
不
是
透
過
鏡
片
折
射
（refract

）

觀
測
天
象
。

C
先
讓
我
們
觀
察
的
是
木
星
，
太
陽
系
中
最
大
最
明
亮
的

行
星
，
人
的
肉
眼
也
能
看
到
。
不
過
，
透
過
望
遠
鏡
，
我
們
還

能
看
到
圍
繞
木
星
旋
轉
的
十
幾
顆
衛
星
中
的
三
顆
。
而
且
，
因

為
四
周
大
氣
的
變
換
，
木
星
的
圖
像
也
會
在
望
遠
鏡
中
時
隱
時

現
，
並
不
總
是
完
全
清
晰
。
不
過
，
看
到
像

月
亮
一
樣
閃
亮
的
木
星
和
它
的
衛
星
，
已
經

夠
激
動
人
心
了
。
C
還
說
，
伽
利
略
當
年
就

是
通
過
望
遠
鏡
讓
大
家
看
到
木
星
周
圍
的
衛

星
，
才
打
破
了
根
深
蒂
固
的
﹁地
球
中
心
論

﹂
，
開
了
現
代
天
文
學
的
先
河
。
C
接
下
來

又
調
整
望
遠
鏡
的
角
度
，
讓
我
們
觀
察
某
個

恆
星
死
亡
以
後
形
成
的
一
片
星
雲
，
學
名
叫

做
﹁指
環
星
雲
﹂
（ring

nebulas

）
，
並
且

說
日
後
太
陽
死
了
，
也
會
這
樣
。
最
後
觀
測

的
是
月
亮
，
望
遠
鏡

中
可
以
見
到
月
亮
表

面
坑
坑
窪
窪
的
，
C

說
是
流
星
撞
擊
之
後

留
下
的
溝
渠
，
有
些

在
漫
長
的
歲
月
中
已

經
被
月
表
火
山
噴
發

後
的
岩
漿
填
平
了
。

拱
頂
打
開
，
我
們
等
於
暴
露
在
野
外
，

站
久
了
不
免
感
到
初
冬
的
寒
意
。
可
是
大
家

興
致
都
很
高
，
兩
個
學
生
向
C
打
聽
學
校
天

文
俱
樂
部
的
事
，
鎮
上
的
老
人
問
他
是
否
知

道
某
個
網
站
時
常
會
通
知
參
與
者
各
種
天
象

上
的
重
大
事
件
，
我
則
趁
機
要
求
C
給
我
們

指
示
一
下
天
上
的
星
座
。
於
是
，
我
們
一
行

幾
人
又
來
到
三
樓
的
露
台
上
。
C
掏
出
他
的

激
光
指
示
棒
，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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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點
出
大
熊
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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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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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豎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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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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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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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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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為
天
冷
，

期
間
激
光
指
示
棒
短
時
間
無
法
運
作
，
C
就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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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進
上
衣
口

袋
暖
一
下
，
再
繼
續
解
說
。
我
們
正
興
致
勃
勃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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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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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令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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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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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然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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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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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經
過
，
C
連
忙
放
下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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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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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他
不
應
該
用
激
光
照
射
飛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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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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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來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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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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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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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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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來
導
彈
發
射
前
常
用
激
光

指
示
目
標
，
所
以
可
能
會
引
起
飛
行
員
誤
解
。
看
完
了
星
座
，

C
意
猶
未
盡
，
又
讓
我
們
看
他
在
電
腦
上
用
數
碼
照
片
合
成
的

冬
季
星
空
的
短
片
。
別
看
他
平
時
沉
默
寡
言
，
說
起
自
己
深
愛

的
專
業
來
，
真
是
口
若
懸
河
，
滔
滔
不
絕
。

參
觀
結
束
離
開
天
文
台
，
月
朗
星
稀
，
四
野
寧
靜
。
小
池

塘
裡
的
樹
木
倒
影
巍
然
不
動
，
在
月
光
下
清
晰
可
見
。
回
頭
看

看
天
文
台
，
還
是
安
詳
自
在
的
樣
子
。
國
內
來
的
同
事
曾
經
多

次
說
﹁美
國
的
月
亮
真
圓
真
大
﹂
。
其
實
是
因
為
本
地
環
境
好

，
空
氣
質
量
高
，
故
而
才
能
清
楚
地
看
到
離
我
們
其
實
非
常
遙

遠
的
行
星
和
衛
星
。
這
樣
寧
靜
的
夜
空
，
讓
人
感
覺
到
宇
宙
的

浩
淼
和
親
近
，
人
生
也
就
不
再
孤
獨
。

（
下
）

基督文化三題 仁 杰盤
點
我
的
二
○
一
○

朱
秀
坤

一
件
小
事

林
中
洋

飯局是個什麼局 馬國福

聖
誕
樹
與
禪

喻
麗
清

頭上的星空 馮 進

內
地
美
容
行
業
四
大
亂
象

王
永
記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今
又
聖
誕

劉
培
亨
攝


